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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美

王维是唐代田园诗派的代表人
物，被誉为“诗佛”，与诗仙李白、诗
圣杜甫鼎立诗坛。在他笔下，秋天是
绚烂的，是静谧的，是闲适而安宁
的，它给人以最美的感受。我们一起
来品味藏在王维诗句里的秋天情思
吧！

王维在秋天，是怡然自得的。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
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
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
留。”《山居秋暝》是王维的传世之
作，堪称唐诗中的山水名篇。这首诗
描绘了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山村的
旖旎风光和山居村民的淳朴风尚，
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并对隐居
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心情，以自然
美来表现人格美和社会美。全诗将
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光照，
石上清泉的声音以及浣女归来竹林
中的喧笑声，渔船穿过荷花的动态，
和谐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
丰富新鲜的感受。它像一幅清新秀
丽的山水画，又像一支恬静优美的
抒情乐曲。古人说：诗言志。全诗生
动表现了幽清明净的自然美，于诗
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
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王维在秋天，是安闲悠然的。
“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
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馀落日，墟
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
前。”这是王维写给裴迪的酬赠诗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首联和颈
联写山水原野的深秋晚景，诗人选
择富有季节和时间特征的景物：苍
翠的寒山、缓缓的秋水、渡口的夕
阳，墟里的炊烟，有声有色，动静结
合，勾勒出一幅和谐幽静而又富有
生机的山水田园风景画——你看，
诗人拄着拐杖伫立于柴门之外，迎
着风听晚树鸣蝉、寒山泉水，看渡头
落日、墟里孤烟，那安逸的神态，潇
洒的闲情，和陶渊明多么相似。唯有
从容的人生，才能消解世间所有的
喧嚣与纷争。只有淡定的心境，才能
面对尘世所有的挫折与坎坷。

王维在秋天，是积极乐观的。
“寥廓凉天静，晶明白日秋。圆光含

万象，碎影入闲流。迥与青冥合，遥
同江甸浮。昼阴殊众木，斜影下危
楼。宋玉登高怨，张衡望远愁。馀辉
如可托，云路岂悠悠。”据说，这首

《赋得秋日悬清光》是王维写的一首
应试诗，是一首异于他人的乐秋诗。
诗的开头，王维便极力的赞美秋日：
天空寥廓，环境清凉幽静，秋天的太
阳特别明亮。太阳光包罗万象，光影
倒映在安静的河中。为全诗定下乐
秋的基调。古时，宋玉登高埋怨秋
气，张衡望远产生秋愁。太阳余辉如
果可寄托，仕宦之云路怎会遥远？尾
联一反上联之悲凉情调，王维却说：
太阳余辉如果可寄托，仕宦之云路
怎会遥远？表达了诗人积极乐观的
人生态度。

王维在秋天，是隐逸悠然的。
“无才不敢累明时，思向东溪守故
篱。岂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
迟。草间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薄暮
悲。寂寞柴门人不到，空林独与白云
期。”写作这首《早秋山中作》时作者
四十多岁，当时朝政日坏，王维郁郁
失志，所以向往隐逸生活，以此抒发

一个隐士的情怀。他想回到东溪守
着故居，到了秋日，草堂边蟋蟀叫得
更急，黄昏时深山里蝉鸣徒增悲意。
柴门前寂寞冷清车马不到，空林中
我独自与白云相依。最后二句写诗
人隐居山中，门庭冷落，过着闲适、
恬静的生活。每天在林中散步，独与
白云相伴，如闲云野鹤一般，充满幽
居的情趣。

王维在秋天，是凄清思念的。
“桂魄初生秋露微，轻罗已薄未更
衣。银筝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
归。”《秋夜曲》是一首写秋夜相思的
诗。前两句写景，写得颇为悠闲，秋
夜微凉，景物凄清；诗人描写了一种
清冷的景象，以此为“背景”，再写女
主人公的“衣着”，以衬托其孤寂。末
两句是写情，主人公寂寞难寝，殷勤
弄筝，接写“弹筝”的行动，似迷恋乐
曲，实际上以乐曲寄情。末句画龙点
睛，通过正面抒情，对思妇的心理活
动，进行了生动深刻的刻画，顿觉无
限幽怨之情跃然于纸上。此诗语极
委婉，情极细腻，把儿女羞涩的情感
遮掩得严严实实：少妇独守空闺，沉
浸于相思，不忍更衣；借弹筝自遣寂
寞，又不忍回屋。诗人借用女主人公
心理活动来展示其独守空房的哀
怨，曲尽其妙；代写思妇心境，抒发
内心空虚的痛苦，更显深刻细腻生
动，流露出女主人公独守空房、思念
丈夫的怨情。

王维在秋天，是孤独神伤的。秋
雨之夜，不免孤独，王维也不例外。

《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堂欲
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
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
病，唯有学无生。”经历了安史之乱
后，王维他苦行斋心，除饭僧施粥
外，“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
事”。这个秋夜，他在空堂时独自坐
到很晚很晚。他听到山间野果在秋
雨中落下，看到草中虫子到灯下来
低鸣。时光流逝，青丝变白发，王维
认为只有信奉佛教，清除七情六欲，
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生的悲哀，解
脱生老病死的痛苦。

秋天是美丽的，它没有浮躁，没
有喧嚣，有的只是宁静、深沉与成
熟，它让我们在时序更替中学会了
从容与淡然。 （《山东工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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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钩

唐宋之际，整个社会结构性的变迁，也带来了婚
姻观念的转变。宋人郑樵发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
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
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
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牒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
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宋代之前，士庶不
通婚，社会等级的壁垒森严；入宋之后，士庶之间的界
线已被突破，庶民可以通过科举晋身为士绅，通婚更
不在话下了，“婚姻不问阀阅”乃是大势所趋。

同时，宋代兴起的商品经济热潮，也在重塑人们
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从另一个方向推动了宋人婚
姻观念的转变：不问阀阅，只问赀财。这一现象宋人也
观察到了，蔡襄说：“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
资财，随其贫富。”同时代的郑至道也说：“今之世俗，
将娶妇惟问资装之厚薄，而不问其女之贤否。”

士人娶妻“直求资财”，富户也以丰厚的资产吸
引士人结亲，甚至出现了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之
风：每到科考放榜之日，土豪们都涌到榜下抢新科进
士当女婿。北宋朱彧的《萍州可谈》记录说：“近岁富
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
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一出手就是一千多贯
钱，直砸得寒门出身的新科进士晕晕然。当然也有不
愿意迁就土豪的士子，却苦于被土豪一家子捉着，走
不脱身。曾有一新科进士，年少有风姿，土豪们都想
抢他做女婿。放榜之日，少年即被一群健仆强行带至
一豪宅中，然后出来一个穿金紫衣裳的土豪，对他
说：“某惟一女，亦不至丑陋，愿配君子，可乎？”少年
鞠躬谢曰：“寒微得托迹高门，固幸，待更归家，试与
妻商量如何？”围观的众人“皆大笑而散”。“榜下捉
婿”虽是富商主动巴结士人，但如果士庶的通婚限制
没有突破，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从婚姻重门户到重资产，反映了一个非常深刻
的社会变革：建立在“身份”“门阀”之上的阶层壁垒
失效了，资本已经获得了打通阶层壁垒的力量。这也
是近代化的表征之一。 （《现代家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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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卓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属于舶来品，但早在春
秋战国时期，随着成文法的颁布，类似于现代律师的

“讼师”就已经兴起，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指导民众进
行诉讼并撰写诉状。据已有史料记载，春秋末期的邓
析可以算是“讼师祖师爷”，《吕氏春秋·离谓》云：“子
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
狱褥袴。民之献衣、褥袴而学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
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
所欲罪因罪。”可见邓析不仅事实上开始代人诉讼，
而且收费也相当“亲民”。

秦以后，因社会、文化等原因，“讼师”的生存空
间一度被压缩。直到唐代，随着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
善和社会风气的兼容并包，“讼师”行当迎来又一发
展时期。以至于官府为了遏制“斗讼”的风气，管控部
分“讼师”擅自在诉状中增加内容以及诬告等行为，
出台了相应的处罚条款。《唐律疏议·斗讼》记载：“诸
为人作辞牒，加赠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赠
罪重，减诬告一等。”

两宋时期“讼师”职业迎来了“黄金时代”。这个
时期不仅从业人数激增，而且民间首次出现了教人
撰写法律文书的教材。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云：

“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
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侮
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邓思贤，人名也，人传其
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同时，被官
府承认的合法执业机构也出现了。宋代李元弼所著
的《作邑自箴》记载：“写状钞书铺户，每名召土著人
三名保识，自来有行止不曾犯徒刑，即不是吏人勒
停，配军（拣）放。”这一点对“讼师”行业的职业化十
分重要，因为在宋代以前，民间“讼师”们几乎都是以
个人名义进行代讼活动，很难形成行业规模，尤其是
在官府的刻意压制下，极难在全社会产生足够大的
影响力。 （《北方新报》）

古代也有“律师”

□米丽宏

“古董先生谁似我，非玉非铜，
满面包浆裹。”传奇剧本《桃花扇》开
篇一曲“蝶恋花”，老道士以满面包
浆的古董自喻，也算恰切。

古董，是孤迥于世的时间之
物。它们被光阴之手长久摩挲，多
半在表皮形成一层浆水凝结般的薄
膜。这层膜，就是包浆。

包浆后的器物，多了一份润意，
不僵不燥。像那玉器瓷器，温润凝
脂；石器木器，滑熟润亮。金银铜
铁、文玩碑拓、布匹纸张等，时间久、
摩挲久了，也会生出包浆。一轮轮
温柔的抚触，将“贼亮、燥气”轻拂
去，换成一种沉静幽妙的光。

包浆附着于物，只是浅浅的，如
水，如泽，如光，如幽魅之气。那么

轻淡，好像就只是一种氛围，一种梦
幻，可又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就好
比，美人之态，山水之翠，诗文之冰
雪气质。一团光晕从遥远年代穿越
而来，告诉你它的恒常，它的万物同
体，它从光阴中飘然而至的温情缘
分。

它蕴含了天地造化、温度质感，
融合了太多人与物的交集。

裹了包浆的器物，有一种温驯
古意。青铜器的锈迹，翠如绿玉；古
砚台的墨锈，斑斑点点；秦汉印上的
墨花粉彩，烟云飞驰；一把上古宝剑

“唰”地出鞘，暗绿色剑体闪一道光
芒……这是包浆的魅力。沉静，稳
妥，平淡，天真。包浆也作“宝浆”，
宝物的宝，宝贝的宝，宝贵的宝，犹
言其价值。

包浆的生成，是因饱经岁月的

沧桑流离。那器物一定有过隐匿、
封存的沉黯，有过光阴、人手与泥水
的磋磨，有过似水流年，有过物是人
非，有过一代一代的风流传奇。如
今落花流水人去，从时间怀抱里逃
脱的“旧物”，昭示的，是生命的韧
度。

包浆，又像一层介质，缓冲了阻
隔，使人与物之间生生多出了一份
缱绻情怀。陈老莲《品砚图》里那方
砚上，有好友祁彪佳用生命和手泽
养出的包浆，弥漫着老友的精神体
温；白居易《太湖石记》里的石，是得
水汽滋育、土气熏染的天然之物，天
地赋予的包浆，昭示着某些自然大
道；明代治印学家沈野，尤喜鱼冻
石，认为印上的筋瑕，由天地造化而
成，更显古色天然……

（《牛城晚报》）

包 浆 之 魅

▲南山体育公园“王维”雕像
记者 刘亚 摄


